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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下起了雪，漫天飞雪，悠悠飘落，这一切
都是那么自然天成。我渴望雪，想抒写一篇雪一样
洁净的文字，弘扬正能量。看着雪，看着岁月流逝，
总觉得小雪大雪，岁月撵人，但愿我能够从容面对
岁月匆匆：小雪大雪时光撵，四季早晚又一天。从
容面对岁月匆，不觉茶沸雪意寒。

小雪是冬的第二个节气。此时霜未重，泉未
涸，地还暖，残叶在枝，苇花摇晃，寒烟在逼冷雨为
霰。《诗经》中说，“如彼雨雪，先集维霰。”霰如珠玑，
随风纷霏。日复一日，飘落的是雪，流去的是光阴。
随想起一句话，叫作“大雪小雪又一年”。在这样的
初冬，大雪节气已经悄然而至好多天了。瞅一眼瓦
蓝的天，亮亮的，甚至还闪着白光。对皖北人而言，
有雪的冬天才算是真正的冬天，有雪的冬天才有更
大的期盼。为什么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
头睡”“瑞雪兆丰年”等谚语的意思。这是因为雪花
很松、很软，就像一床棉被盖在了小麦上。这样，无
论外边的天气多冷，雪下边的温度也不会很低，睡在
棉被底下的小麦自然就不会被冻伤、冻坏。

小雪大雪，岁月撵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小
雪大雪的诗很多，从诗中亦可见小雪大雪诗意的
情怀。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
拾薪椎髻仆，卖菜掘头船。
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毡。
身犹付一歃，名字更须传？
南宋诗人陆游，少年时即受家庭爱国思想熏

陶，他的诗词，大多抒发政治抱负的，反映人民疾苦，
风格雄浑豪放，如这首《初寒》：小雪节气前已感觉初
冬的寒意；捡的柴堆得像仆人头上扎的锥形髻，摇着
掘头船远去卖菜。表明诗人晚年的生活是多么的艰
难。“身犹付一歃，名字更须传？”陆游不以贫寒为苦，
更以不与卖国奸臣为伍，表现出忧国忧民的高远情
怀。再看，宋代方岳《煮茶》有云：“不知茶鼎沸，但觉
雨声寒”，诗人在无聊中打发“小雪”这空虚的日子，
无奈光阴如水般流逝，这灰白的头发、虚度的年华，
不值得吟诗称颂吗？说是“莫将诗句祝苍华”，诗人
仍然写下这首《和萧郎中小雪日作》，有时人真的身
不由己，为这逝水年华而感到惆怅！

小雪节气之后，我们能迎来第一场雪，刀郎凭借
《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炮走红。初次听这首歌，旋
律流畅、歌词直白，尤其歌手那未经修饰、有质感、有
张力、略带忧伤的嗓音强烈感动了人们。“大雪小雪
又一年，大街小街又一天。天变早午晚，年变四季
天，路变弯曲直，人变精明致富能神仙。谁没有个
想，谁没有个盼，盼来想的才叫甜。”这正如刘欢所唱
的《大雪小雪又一年》一样，甜了还想盼，盼了还想
甜，在这永无休止的盼望中，日子就悄无声息地溜走
了，但时光留给人们的却不都是永远的甜，其中也不
乏苦、辣、酸、咸，更多的则是五味杂陈。哪管你愿不
愿意、喜不喜欢。

今日大雪。大雪，十一月节气，至此而雪盛
也。诗情画意中，大雪洋洋洒洒，落在人间的精灵，
把整个冬天都写成童话。白雪公主的故事，陪伴着

童年的记忆。终有一天，我们懂得了，我们没有七
个小矮人的护卫，我们成不了公主。于是，落入凡
间，把雪花片片化成滴滴水珠，滋养着万物，成了一
个平凡的人，过着普通的岁月，有着属于自己的快
乐与忧愁。圣贤也如此，也不知多少年前，书法家
王羲之在一场茫茫大雪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友人：

“快雪时晴，佳。想安善。”风雪之中，必有性情中
人。大雪时节，天气晴好，我想你也应该过得不
错。有些想念，总会挑了时节，突然就有了。有人
惦记着终归是幸福的，这一程的大雪天气，多少也
有了些情怀。暑天宜饮清茶，雪夜宜温盏酒。雪与
酒，共同融于我们的文脉中。白居易的《问刘十
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多么优美而温暖的意象，无数中国人耳熟
能详。绿酒红炉，天寒酒温，静待友人赴约而至，作
一场雪夜清谈。大雪来时，气温低下。室内的活动
就多了起来。三五友人，就着炭火炖锅，煮一锅羊
肉，御寒又温暖。再添几盅小酒，聊着知音的话儿，
声音高低，都是那么随心。放下了尘世中的烦恼，
一身轻静，冬日仿佛也不再冷了。温一壶茶，盼一
场雪。故人归来，乘着风雪，有一屋子的灯火为其
亮起。这是文人的理想境界。翻开历书，小雪大雪
节气到，历书里有精彩的未来，有多彩的情怀，有四
季的风采，有婉笛的鸣吹，有美丽的彩绘。我们需
要一页一页读会。我们独自站在这舞台，也许并没
有掌声响起来。我们在冬天的寒冷里，渴望到明天
的春雷。辛苦的路途，风雨兼程，总会见彩虹。

雪，飘走了一年。雪，飘来了一年。我就喜欢
这样记录写下雪文字，就是让生命绽放出洁白的花
朵；我记录雪，其实就是为了焕发一种光彩，留存一
份圣洁。当雪降临时洁白，离去时冰清。生与死的
道理，朴实而又简单。一个人要有雪的气质，更要
有雪的胸怀，雪的轻松，雪的洒脱。我们行走在大
地上，就敢和世间所有的凡尘搏斗，就敢和世间所
有的冷漠硬刚。我深深地感悟到，当脸上的皱纹一
天天地加深。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这一片两片三
四片的雪花中轮回，又悄无声息地融化了吗？昨天
毕竟过去了，今天也要成为昨天了。时间都去哪
了？一阵寒风猛然吹来，我裹紧棉衣，突然，我似乎
明白了，假如在春日里准备好了棉衣，那雪花飘飘
的季节又该如何呢？紧接而来的则是四季更易，即
使是扑面而来的寒雪打脸，你耳旁也会响起那慢慢
临近的春天的脚步声！遂赋诗一首抒怀：

晶莹自然好物华，恰逢大雪迎北方。
远望青山腾白马，近观松柏着银裳。
遍地银絮装山河，天空梨花皆飞扬。
飘舞逸落焕人间，泼墨诗成谱华章。

那辆跟了父亲大半辈子的金狮牌自行车，终于
“光荣退休”了。

散架的铃铛、斑驳的车架、锈蚀的链条……饱
受岁月洗礼的它，早已看不清原先模样，静静地躺在
杂物间的角落，落满积尘。

母亲说，一堆废铁占地方，卖了吧。父亲半天不
语，却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打来一盆水，仔细擦拭
起来。看这样子，母亲便不再提。我知道，父亲舍不
得。我也舍不得。

1974年春天，原淮北矿务局招工，高中毕业在
家务农的父亲进矿干了一名采煤工。那时候，采煤
队文化人少，单位领导一心想培养这个“知识分
子”。可年轻气盛的父亲有着自己的理想，从未放弃
学习。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走出掌子面，
考进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现淮北师范大学前
身），实现了人生梦想。再后来，毕业分配到矿上当
了一名中学老师。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乡下带着我和妹妹生活，
父亲在几十里外的煤矿教书。家里祖辈都没上过学，
走出了个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父亲成为家族人的
骄傲。村里人都说，父亲是“茅草屋里长出的笋”。

每逢周末，父亲才能步行几十里地回家和我们
团聚。母亲心疼父亲的奔波，一直想给他买辆自行
车。上世纪 80 年代初，自行车是奢侈品，凭票供
应。父亲那时的工资加上母亲在村里窑厂当会计的
收入，一个月也就72元。母亲省吃俭用，大半年攒
了170元钱，四处托人才求得一张票，给父亲买了这
辆自行车。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吃上一顿
肉就像过年，新衣服也只有过年才能添一件。所以，
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父亲对这辆自行车视若珍宝。印象中，父亲一
有时间就拿抹布仔细地擦拭，或给链条上油，或给车
胎打气。爱琢磨的父亲还学会了自己修车，自行车
总是被父亲拾掇得锃亮，像新的一样。之后，每到周
末，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在村头的大槐树下等父
亲。每每这时，成了我童年里最美丽、幸福的时光。
我期待父亲大老远摇车铃铛的声音，更期待父亲从
手提包里变出的糖果和点心。

我5岁那年，父亲说，大妮该读书了，与母亲商
量后就把我带在了身边。至此，我与煤矿结下不解
之缘。后来的周末，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回乡
下。坐在父亲亲手焊的儿童前座里，被他温暖的双
臂环绕着，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一路上，父亲给我讲故事、教我背唐诗，我也叽叽喳
喳地与父亲说个不停。坑坑洼洼的路面很是颠簸，
我问父亲为什么耳边总有呼呼的风声，父亲说，因为

我们在和风赛跑，还故意蹬得快了些。三个多小时
的路程洒满了父亲爽朗的笑声，风都是甜的。

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时，弟弟也出生了，举家搬
到矿上，告别了故乡，父亲和母亲才不再两地分居。
我坐自行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我10岁那年夏天，下了一场暴雨，工房楼道的
积水几天都没下去。我和小伙伴在蹚水玩时被扎了
脚，伤口有十几厘米，很深。看着脚边的积水慢慢变
成红色，我吓得忘记了哭，也忘记了疼。闻讯赶来的
父亲一脸焦急，赶忙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缝了好
几针，看着厚厚的绷带，父亲直皱眉头。那段时间，
都是父亲用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我那时已经不用
坐儿童车座了，父亲却还像个大力士一样，单手把我
抱上自行车前杠，叮嘱我坐稳了，然后蹬得耳边风呼
呼作响，我竟然觉得扎伤了脚也很幸福。外出求学
的那几年，我时常想家，还总梦到这一幕。

后来，我也分配到父亲教书的煤矿上班。2012
年，我生了一场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爱人
工作忙，父亲便开始每天骑车接送我上下班。其实
当时距离单位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父亲却
一再坚持，我当然拗不过父亲。同事们都很羡慕我
而立之年，父亲还疼我似个孩子。父亲总是先把车
停稳，回头看着我坐好。那时，父亲的头发已经开始
花白，车子蹬得也不再飞快。自行车后座的我，脑海
里总浮现出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内心五味杂陈。

有人说，你跑得有多远，父亲的牵挂就有多长。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个需要用最漫长的时光阅
读的人。前几年，我工作的煤矿因资源枯竭关井退
出，调到了离家七八里外的另一座煤矿。因路程不
远，我每天骑车上下班，还常与父亲分享沿途的风景
和骑行的快乐。有一天，母亲对我说：“除了在外上
学那几年你没离开过家，刚调到新单位，你爸不放
心，头一个星期都是远远骑车跟着你，看你到单位才
回来的。你是不是有一回避让三轮车摔了一跤？你
爸回来念叨了许久。”父亲嘿嘿地笑着看我，并不说
话。我突然记起父亲后来新买一辆变速自行车时说
过一句话：“这车好是好，就是不能带人。”母亲话音
未落，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院子里，父亲还在仔细地擦拭着他的自行车，把
我的回忆也擦拭得愈发清晰。这物件就跟人一样，
老了也会生出许多温柔的褶皱。这褶皱，是厚重如
山悠悠父爱的一种载体，藏满了父亲和我温暖的点
点滴滴。

于是，我也拿起一块抹布，与父亲一起慢慢擦
拭起来。父亲抬头望着我，四目相视，那一刻，我读
懂了岁月，也读懂了父亲。

时序刚刚过了立冬，秋意依然在山间
水间村庄间田野间徘徊荡漾。天气还是十
分的暖和、舒服，最低的气温也在十二三
度；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的流
云。我们一大早驱车去濉溪县的双堆集
镇，在京台高速上奔驰。我透过车窗欣赏
着冬日初现的风景，心中翻腾着对淮海战
役双堆集战斗的回想，这块浸染着无数革
命先烈鲜血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振
兴的主战场。

我这次和瓦房村工作队副队长张艳两
个人来双堆集，不是专门来凭吊淮海战役
古战场的，而是带着特别的工作任务，到双
堆集镇、南坪镇、孙疃镇、四铺镇和五沟镇、
韩村镇、临涣镇、百善镇等八个乡镇去调研
走访选调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了解
他们的所思所盼，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为
更好地为选调生做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让他们真正安心、舒心、放心地在
淮北工作，进而为淮北未来的发展贡献他
们的聪明才智提供参考。

我的思绪随着车的疾驰，飞到了战火
纷飞的峥嵘岁月……七十六年前的冬天，
也就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
月10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地硝烟弥
漫、战鼓隆隆。经过 66 天的鏖战，人民军
队赢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解放了长
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饮马长江、解
放全国”的有利态势，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
坚实基础。双堆集地区歼灭战是整个淮海
战役的第二阶段，从1948年11月23日起至
12月15日，前后23天，解放军中原、华东两
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濉溪县双堆集地区
歼灭了国民党嫡系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南
坪阻击战，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第一
一零师战场起义，实现了对黄维兵团的釜
底抽薪；解放军攻占小张庄，将钢刀插入了
黄维兵团的心脏；杨大庄守卫战，瓦解了黄
维兵团的防御体系；夺取大王庄，使黄维兵
团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炮火之下；歼灭十四
军，根本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士气；消灭
老虎团，彻底突破了黄维兵团的最后防线；
各路大军全线出击，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
了黄维兵团。双堆集之战，前承碾庄圩之
战，后启陈官庄之战，对于夺取淮海战役的
伟大胜利，具有关键的意义。双堆集歼灭
战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血战大王庄的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二
连英雄排长孔金胜、猛攻固守的中野三纵
十九团十连英雄排长阎世华、特等战斗英
雄张顺乾、杀敌英雄王梦海、智勇双全的参
谋长申文俊、人民英雄丁祖信，还有在黄家
阻击战先后牺牲的中野一纵四团团长晋士
林、政委郑鲁，可以想见，那场战斗之激烈，
伤亡之惨烈。双堆集牺牲的烈士，绝大多
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的甚至只有
十几岁的年龄。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
候，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共和国大厦
的基石中，永远留在了淮北大地上，值得我
们永远铭记！

向南，向南，经过宿州市继续向南，我
们在京台高速的双堆集出口驶出高速，再
走不到20分钟的路程，我们就到了双堆集
镇。这是我最熟悉的濉溪县的乡镇，也是
我这几年来得最多而且充满了无限敬仰的
地方。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从事淮北地
方党史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双堆集这块红
色和革命的热土就成了我魂牵梦绕、念兹
在兹的向往了。

在导航的引导下，我们顺利地来到了
双堆集镇的第一个村庄邹圩村，在村部见
到了选调生郑子晗，他毕业于安徽工程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们进了村部
的办事大厅，他正在埋头操作电脑，看我们
来了，他满面笑容地起身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问他在村里都做什么工作，他一一给
我们做了介绍，有党建工作、文字材料和政
策宣传工作，禁烧这样的事情他也参与。
村里需要镇里协调的事，也多是他去做。
村干部介绍说，选调生来村里，对村里的工
作帮助太大了，毕竟他是大学毕业，又是党
员，村民也很愿意和这样的干部打交道。
他也吃得了苦，做事也勤快。我们又问他
老家是哪的，他告诉我们家是滁州市区
的。我又问他在这里工作可适应，他自信
地告诉我们，在这里工作非常好，村里镇里
对他都很关心支持。

因为我们计划一天要把八个镇跑完，所
以每个村能停留的时间就很难太长。从邹
圩村出来后，我们直奔双堆集吴井村，这里
的选调生也是个男生，叫何子涵，毕业于安
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老家是
隔壁蒙城县的，他对我们突然的到来并没有
感觉吃惊，也许像这样提前不打招呼的所谓
调研他遇到得多了，而且因为平时就是在村
里，所以见到我们既热情又淡定，没有丝毫
的紧张。从吴井村出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
地来到了南坪镇的浍北村、耿庙村，这两个
村的选调生都是女同志，一个叫门芳，黄山
学院毕业的，一个叫陈芳，皖西学院毕业的，
她俩的老家都是濉溪的，自然也就对村里的
情况很熟悉，而且很敬业。

接着我们来到了孙疃镇孙疃村，这个
选调生叫刘炫佼，合肥大学英语专业的，她
家同样是本地的，今年八月份才正式上

班。我问她工资一个月能开多少，她说现
在还没有拿到手，估计这个月应该可以
了。因为时间已经十二点了，她说镇里的
领导都出去了，中午赶不回来，打电话让她
留我们去镇食堂吃个工作餐。正好也是吃
饭的时间，我们就愉快地答应了。吃饭的
时候，我们又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嘱
咐她要多向村里镇里的同志和村民学习，
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饭后，我们又赶快往四铺镇奔去。今
天去的两个村分别是侯庙村和四铺村，侯
庙村的小伙子叫陈建立，西安工程大学毕
业，家就住濉溪县城；四铺村是个女同志，
叫马玉，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研究生毕业，家是萧县丁里的。她的专
业对于农业是非常需要的，我们鼓励她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农村开出一片新天
地。随后我们来到韩村镇的光明村，小伙
子叫田乐乐，安徽工程大学毕业，小伙子
长得结结实实，一看就是地道的淮北人。
韩村镇的马店村，选调生是个女同志，叫
刘茹，安徽大学毕业的，老家就是渠沟镇
张楼村的。我们邀请她回家的时候来我
们瓦房村指导指导，她说一定去瓦房村好
好学习。

五沟镇是濉溪县所有的乡镇里我唯一
没有去过的，真没有想到我们去的五沟村
和南湖南村村容村貌是那样得好。五沟村
的选调生叫郝永康，安徽工业大学毕业；南
湖南村的叫赵鹏辉，南京林业大学毕业，两
个人都是淮北人。尽管时间非常紧，为了
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好做法，我们还是在南
湖南村转了一圈，并认真看了一户人家。
全村的房子都是两层的，盖得非常好，卫生
也打扫得非常干净。临上车的时候，我向
村书记建议，要发挥好选调生的作用，想方
设法把土地盘活利用好，这是农村最大最
实际的资源。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还有两个镇，我们必须一鼓作气跑完。临涣
镇的两个村一东一西，一个是临涣村，选调
生叫万子康，安徽大学毕业；一个是铚城村，
选调生叫刘晔，东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毕业。
他俩都是濉溪县人。尽管临涣我经常去，但
我是第一次知道铚城这个村，足见临涣人民
没有忘记临涣的根和魂。古代临涣就叫铚
城，至今它的古城墙保护得比较完好，春秋
时期秦穆公时代的政治家蹇叔和“竹林七
贤”的领袖人物嵇康都是古临涣人，淮北党
组织的早期创始人朱务平就是临涣镇朱小
楼村人。临涣文昌宫始建于唐代，是历代
文人学士聚会以及奉祀文昌帝君的场所。
1948年11月11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率中野指挥部进驻这里，指挥淮海战役。
11 月16 日，在此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粟裕、谭震林
为委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1988 年，在此
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现已获
批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安徽省党
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可以说，临涣就是
淮北的一个缩影，“人杰地灵”四个字就是
对它最恰如其分地概括。

我们从临涣出来的时候，夕阳渐渐西
沉，红红地尽情渲染着。好在最后一个镇
只有一个村要去，又正好是在我们回去经
过的地方。最后一个村是百善镇的百善
村，这名选调生叫刘路明，有他这个名字，
我们还怕天黑看不清路吗？他是南京工业
大学城乡规划研究生毕业，1996年12月出
生，是我们这次调研走访里年龄最大的选
调生。这个村在镇子里的繁华路段，我们
来到村部，看到他依然在看书学习，足见他
是个很勤奋的人。我们聊这聊那，知道了
他也是濉溪县城的，也知道他现在还没有
谈女朋友。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他说：“我
们给你当媒人，给你介绍个媳妇可以吗？”
他很阳光地答道：“那太好了，谢谢你们！”
我们共同的笑声飞出了村部，飞向这块古
老而充满希望的大地。

一天的奔波，尽管疲惫不堪，但我的心
情难以自抑。我瞭望着雄浑壮丽的夕阳，
内心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振
奋、豪迈的情感。濉溪同样是我的老家，是
生我养我的地方。谁不说咱家乡好呢？不
必回溯到那更远的年代，就单说我们今天
急匆匆走过的八个镇十四个村，在急遽的
历史风云中，它们是经过了多少翻天覆地
的变化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任
何艰难困苦，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裹足，
都与时俱进地随着一个个巨大的历史波
澜，奔腾不息地滚滚向前！新时代，新生
活，正改变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这是
空前的，剧烈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而这十四名选调生，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就
是这新时代新生活的伟大参与者和创造
者。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胸怀，他们的抱
负，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拼搏，注定会和先
辈们一样，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以英雄的
气概，满怀豪情地谱写着一曲新时代壮丽
的淮海战役之歌！

望着西沉的红日，我耳畔又回响起毛
主席的《七律·到韶山》这首诗来：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叶小船
泊在水边
摇摇晃晃的船上
装着秋天

你老去的样子
叫人心疼
你跌落的瞬间
才知道
什么叫弱不禁风

最后一支舞
缓缓落幕
为什么
我的泪水
夺眶而出

一片一片
飘落在秋天
承蒙不嫌
大地将我收留
多么美好的人世间

清晨去早市买菜，看到有跳跳虾卖，
就是那种很小的河虾，这种小虾最适合做
椒糊子吃了，尤其是在这立冬时节。想想
椒糊子的味道，馋得我直流口水。准备好
食材后就立即做了半锅椒糊子。我和先
生每人一碗。先生吃后，直夸我手艺不
错，说冬天吃椒糊子感觉心里暖暖的，很
过瘾！

在皖北地区，家常椒糊子做法很简
单，首先准备好食材：青红椒、面粉、葱、辣
椒面、清水、盐、胡椒粉、虾皮、油等。先把
青红椒和葱洗净，然后切碎。碗里放一勺
面粉，加清水搅拌成面水。锅加热后，锅
里放入少许油，等油热后，倒入切碎的辣
椒和辣椒面，炒出香味。加清水烧开后，
边倒入面水边搅拌。再甩个鸡蛋，搅拌，
放入盐、胡椒粉调味，再放一撮虾皮，最后
撒上葱花即可。

小时候，我跟随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
段时间，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差，很少能
吃上炒的菜。每天早上，奶奶就做椒糊子
吃，椒糊子既可当菜吃，也可当饭吃。当
菜吃的时候，那是因为做的椒糊子很少，
一家人只做一碗。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
这碗椒糊子，把大馍掰开，用勺子舀一勺
放在大馍上，吃大馍的时候，掰一口馍蘸
一点椒糊子放入口中，因为椒糊子少，感
觉很好吃，吃得直砸吧嘴。后来，经济条
件稍微有些好转，每天早晨，奶奶就做一
锅椒糊子，每个人可以吃一碗，这就把椒
糊子当饭吃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大鱼
大肉顿顿吃，都吃腻了，人们就想吃一些
清淡一点的食物。椒糊子派上了用场。
一些饭店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在上满大
鱼大肉菜肴之后，也奉上一碗椒糊子，作
为吃饭时的调味菜，挑拨着人们的味蕾，
让人吃后回味无穷。

越是朴素的东西越长久。大鱼大肉
人们容易吃够，但椒糊子等家常菜，人们
百吃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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